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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评人：梁亦慰

据今年5<月份左右的统计显示，路桥救助
管理站共救助57=人，其中救助精神病人>6人，
为流浪汉提供返乡车票?7张，接受其他救助方
式的有56人。而最多的一年，该救助管理站曾
救助了近>@<人。面对这些数据，无论是站长支
萍，还是负责日常工作的工作人员，他们都告诉
记者一句话：能帮则帮。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我们遇到过来路桥却
找不到工作，最后山穷水尽的人，核对信息后帮
他们开介绍信到台州客运南站，求助者可凭介
绍信登上返乡的客车。”“没有正常的节假日，人
员不多也必须轮流值班，因为随时可能有人找
上门或被派出所送过来。”……

此外，在工作中，他们也日积月累地摸出些

门道，出门寻找流浪、乞讨等需要救助的人群
时，大多会往车站、超市门口、台州客运南站、路
桥客运南站等人口密集处寻找。同时，支萍也
提到，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接受救助。

“我们就遇到过一些老人，觉得乞讨、卖废
品就是自己的生活方式，用自己的方式获取金
钱，接受救助反倒是有看轻他们之嫌。”支萍说，

“对这些不愿到救助机构接受救助的人员，我们
会提供必要的御寒物品，也会留意他们的动
向。”

如果说，能帮则帮是工作的基本原则，对于
支萍而言，从><<@年接手救助管理站工作至今，
她和同事以及时常帮他们搭把手的敬老院的老
人们，坚持做救助工作，恐怕一颗炽热的爱心起

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年底了，天冷了，又要面对随时突发的状况

和可能突然到来的人，路桥救助管理站继续忙
碌着。

A本报记者 周 益 文%摄

最近，朱女士7岁的儿子被咳嗽折腾了近半个
月。“每次孩子咳嗽去医院，医生都会开一种名叫阿
奇霉素干混悬剂B希舒美C的药。这两天，他这种药吃
完了，我就去药店买，但我发现有些药店不卖给我，
有些则会卖。”朱女士告诉记者，阿奇霉素干混悬剂
属于处方药，购买时，有些药店要求出示医生的处
方，有些则可以随意购买。

5>月5=日下午，记者来到富仕广场的一家药店，
表示要购买阿奇霉素干混悬剂，被告知需要出示医
生的处方。“这是处方药，购买时必须要有医生开的
处方，如果是呼吸道感染，你可以换成其他的非处方
药。”店员告诉记者，要么换药，要么去医院或诊所开
处方。

接着，记者又来到邮电路的一家药店，当得知记
者要购买阿奇霉素干混悬剂时，店员直接从写有“处

方药区”的柜台里拿药售卖。“购买这药要处方吗？”
面对记者的疑问，店员表示，本来需要处方才可以购
买，但如果急用，可以先购买。

之后，记者连续走访了7家药店，在没有处方的
情况下，都可以买到阿奇霉素干混悬剂。

据悉，早在><<<年，国家就开始实行处方药与非
处方药分开管理，并明文规定，购买处方药，必须持
有医生开具的处方，以此保证群众安全用药。但以
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区很多药店都存在违规售卖的
情况。

虽然，“购买处方药必须出示处方”的规定是为
了保障病患的用药安全，但在走访中记者还了解到，
不少市民抱着“小病进药店，大病进医院”的心态，有
个头疼、嗓子疼的，觉得进医院排队看医生麻烦，喜
欢就近到药店买包阿莫西林、止疼片、红霉素之类的
常规药物治疗。

“医生说这药要吃三四个疗程，我不可能每次吃
完都去医院，毕竟看病都得花上个把小时。”朱女士
有些苦恼地说。

“我嗓子发炎咳嗽，会到药店直接买点消炎药，
很方便。”银安小区的李女士称，一般的疾病，她买点
药就能解决，药店都有药剂师，应该没有用药隐患，
如果再到医院挂号、开处方、拿药，会耽误太多时间。

对此，医生提醒，处方药的用药方法和时间都有
特殊要求，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如果实在没
时间、怕麻烦可以到医院的方便门诊开药。

随后，记者联系了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表示，药
店随意出售处方药的行为是不允许的，按照国家相
关规定，消费者购买处方药时，药店应该要求其出具
处方。但为了方便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和
家属购药，可以到药店通过登记身份证的方式购买，
不用刻意去医院开处方。

提醒：处方药需在医生指导下使用

部分药店处方药“任性卖”

A柏拉拉

采访结束后，一个焦急催促支萍去挂针
的电话，无意间透露，忙碌了一个上午的支
萍，前段时间刚做过眼睛手术，尚在恢复期。
直到这时，对于她先前表达的：“这份工作做
久了，除了规定的工作，很多时候还会因为爱
心而做”，更多了几分理解。无需泛泛而谈，
一个初次见面的人的美好，凭行动和工作态
度，足以让人感受到冬日里的温暖。

谈及救助，每个人都能说出好多，比如，
被救助的权利、体制的完善、救助时“不抛弃
不放弃”等，但多说无益，看行动。以往，笔者
对于救助管理站或一些社会救助机构了解过
少，如今才发现，其实类似的救助、帮助弱势
群体，相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乃至社会爱心
团队、爱心人士，他们一直持续在做。一个

“爱”字打动了笔者。
细数来，救助流浪者行动多年以前就已

经被列为各地区政府的重要工作，很多流浪
者得到了关爱。爱没有距离，爱就在身边。
对于这些城市中流浪者或任何的求助者，社
会都应该给他们更多关爱，让他们在这个寒
冷的季节里，感受到善意与温暖，对生活充满
信心。而温暖，正是这个冬季，一座文明之城
该有的城市符号。

寒冬里的融融暖意
A本报记者 梁 佳 文%摄

“冷空气”肆虐在冬季，无非传播着狠狠的寒意，逼得人们出门时忍不住多添加
衣物，不耐寒者更是将自己裹成“球”。

这样的天气之下，位于石浜山下的路桥救助管理站，却在工作人员的忙碌里，
洋溢着融融暖意，温暖了一群人。

半个多月前，民政部下发了《进一步做好“寒冬送
温暖”专项救助工作的紧急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要求各地民政部门及时加大对流浪乞讨人员等困难群
众的救助力度，努力做到“发现一个，救助一个”，保障
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加强与公安和城管的
联合巡查，加大在街面的主动救助力度，劝导在街头
的生活无着人员接受救助。另外要扩大巡查的覆盖范
围，将在建筑工地、城乡结合部等流浪乞讨人员可能
会露宿的区域都纳入巡查的范围。对不愿到救助机构
接受救助的人员要提供必要的御寒物品，做好后续的
跟踪和劝导。同时，针对当前救助管理机构人手紧

缺、救助能力不足的问题，要求各地民政部门通过政
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引导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以及公益
慈善组织等参与到日常的巡查和救助站的构筑服务当
中。

对于这则《通知》，路桥救助管理站站长支萍一
点也不陌生。她告诉记者，基本每周他们都会上街寻
找需要救助的流浪乞讨人员，特别是在特殊天气，如台
风天、降温寒潮时，主动为需要救助的人员提供帮助。

“冬天，对于一些不愿意接受救助的流浪者，我们
就会为他们提供一些棉被、棉大衣。”支萍说，“且不说
算不算常规工作，但我们确实每年都这么在做。救助
管理站的工作绝不局限于这一专项救助工作。”

说来也巧，与支萍电话联系后的第二天上
午，正逢救助管理站工作安排中的一次“送温
暖”行动。于是，5>月5=日?时许，记者迎着凛
冽的寒风踏进了救助管理站。彼时，小面包车
装载着一捆捆的棉衣棉裤，停在过道上，随时准
备出发。可支萍却待在提供救助的女宿舍里，
迟迟未现身。

一问才知，这个救助女宿舍同时也是我区
妇女（家暴）庇护所。观察室里，还留着一位此
前有轻生倾向的女士，她一直躺在被窝里，不吃
饭，也不愿意交流。支萍不放心她一个人待
着。长时间的交流，加上这两天这位女士情绪
上的巨大反差，要去黄岩第三人民医院的支萍
决定带上她去医院精神科做一下检查，如果她
有抑郁等精神方面的疾病，到时就先在该院接
受治疗。虽说出门的时间延迟了些许，但好说
歹说那位女士最终愿意坐上同行的一辆轿车。

“这一次去黄岩第三人民医院，主要是给由

我们路桥救助管理站发现、救助并送过去接受
精神疾病康复治疗的被救助者，送去一些棉衣、
棉裤、棉鞋、内衣、内裤、袜子等物品。”临出发
前，支萍向记者介绍道。

小面包车一路往西，支萍透露，虽然救助管
理站提供的是临时救助，但有一些本身就患有
精神疾病的流浪者，说不清楚家在何处，甚至
语言表达不清，救助管理站的做法，就是先救
助治病，再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做。“有的病症
轻的，可能一两个月就稳定了，病情稳定后他
们能说出家庭地址的，我们也都积极地和其家
里人、当地公安派出所等相关部门联系，经过
信息核对后再送回。每年平均有四五个病情稳
定后被平安送回家的。”支萍说道，“但也有治
了好几年都说不出家在哪里的，比如在镇中路
发现的一个患有精神疾病的流浪汉，他在这家
医院已经住了7年左右了，经过康复治疗，现在
稳定许多，但就是说不出家在哪里。这部分救

助者就暂时住在医院，由政府买单为他们治病、
提供生活所需。”

小面包车最终停在了黄岩第三人民医院精
防办的门口，路桥救助管理站的工作人员将同
行女子的介绍信交给了医生，而后再将小面包
车的棉衣棉裤等物卸下，统一交由医生整理分
送到各人手中。

现场少了分发物品的热闹场面，几位被叫
出来搭把手的康复人员，也只是安静地抱着棉
衣棉裤，跟随医院工作人员回住处，倒是旁观者
不由地暗叹，这棉衣棉裤挺好。而分发时，工作
人员发现没有适合两个年幼的康复人员的物
品，支萍立即宽慰道，反正时常要过来的，回头
买些适合他们年纪的带过来。

“送温暖”的过程很短，也没有听到任何感
谢的言语。没人因此而计较，在支萍及同事的
眼中，这些都是应该做的“份内事”，是那么地稀
松平常。

能帮则帮是肺腑之言

一次“送温暖”行动

一则专项救助的紧急通知

行动中见美好

如此“用功”
前天下午，经过南南官大道和富仕路的交叉路口时，

我发现一辆电瓶车上载着两名小孩。坐在后座的小男孩，
左手插在衣兜里，右手拿着一只铅笔，手腕将一本算数练
习本抵在了驾驶员背上。虽然天气有些冷，但小男孩一直
目不转睛地盯着本子，嘴里还计算着加减法。如此抓紧时
间做作业，看来小男孩的课业压力不小啊！ （周 益）

微评：马路上赶作业，多半是拖堂没交的，咋能让课业
压力来“背锅”。

不知道你卖啥，我已惶恐
自从垃圾短信少了，骚扰电话却失控

般增多，大多是推销商铺、房屋装修、早教
听课等一些广告。由于对方都是用手机
或者本地座机拨打，时常会让人放下戒备
心接听。这不，近日，我接到一个归属地
标识为上海的电话，一按接听键，预录好

的女声幽幽地问道：“你想要个孩子吗？
你想要个孩子传宗接代吗……”这个，他
们是打算卖人吗？ （梁 佳）

微评：预录播放的骚扰电话就像个
谜，没人知道它出自哪家、有何意义、说了
些啥。

被注视的午餐
上周日，我带着儿子去意得百货玩，

中午就到商场的兴旺阁面馆用餐。由于
正值午餐时间，店里座无虚席，转了一圈
后，我们终于在角落寻得一个位置。我刚
喂完儿子，正准备吃时，一位带着女儿的
大叔站在我们的桌边，看了我们一眼，大
声跟门口的家人报告：“就等这一桌吧，他

们快了！”随后，在我吃面的十多分钟里，
大叔就一直死死地盯着我看。在他“强
烈”目光的注视下，我只能草草地、快速地
把面吃完。 （周 益）

微评：如果有人在等饭桌时用“眼神
战术”逼我走，我反而会掏出墨镜戴上，细
嚼慢咽。

前段时间，我和家人去某国旅游，遇
上了两位同乡。某国有规定，随地乱扔垃
圾被抓，必须罚款几百元，而且路上基本
看不到垃圾桶。旅途中，两位同乡很有素
质，所有垃圾都会先塞进背包带回酒店再
扔。后来，我和同乡一起回国了，一出车

站，其中一位同乡麻利地在车站外随地连
丢7件垃圾，还长舒一口气，大有解脱之
感。

（梁亦慰）
微评：真的高素质才不会像弹簧，在

重罚下规规矩矩，一宽松却反弹得飞快。

解脱


